
雁崖矿采煤滚筒专家温明忠
刘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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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莜麦花
赵永峰

上 学 的 时 候 ，在 图 书 馆 见 过 一 本
书，书名叫《莜麦花开》，忘了作者叫什
么名字了，大约也是晋蒙一带的人吧，
那时感觉很新奇，想不到莜麦这样普通
的作物竟然有一天也会登上大雅之堂，
并且心里隐隐有些小激动，现在想来，
那个时候真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莜麦是我们浑源山里人的主食，在
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白面馍馍蒸大米
是想象中的食物，而莜麦，养活了一代
又一代的山里人，所以，我们山里人，对
莜麦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每 到 盛 夏 ，浑 源 南 山 的 坡 坡 梁 梁
上，就开满了莜麦花。没有城市花圃里
花朵的娇贵，也没有山野间野花的艳
丽，圆锥花序，细碎，白绿色，藏在颖壳
里，星星点点缀在绿莹莹的麦秆上，风
一吹，漫山的绿浪里泛着点点白，清清
淡淡、安安静静的，看着就让人心里踏
实。这花，开在南山的黄土坡上，开在
层层坡田山地里，也开进了我们这些山
里人心里，藏着一辈辈平淡的日子，裹
着扯不断、忘不掉的深情。

浑源南山，山连着山，沟接着沟，这
里的地，算不上肥沃。大多是乡亲们顺
着山势，一镢一锹垒出来的山地，土层
薄，石头多，春秋两季的风又硬又凉，早
晚温差也大，像小麦玉米这样娇贵的作
物，在这儿根本扎不下根，就算种下了，也
熟不了。唯独莜麦，像是天生为南山而
生，耐冷、耐旱，不挑土地，不拣水肥，哪怕
是贫瘠的坡地，只要把种子撒进土里，靠
着山里的雨水，迎着山间的风，就能默默
扎下根，慢慢往上长。老辈人常念叨，南
山人的日子，就跟这莜麦一样，看着朴
实，实则皮实，再难的光景，再苦的日子，
咬咬牙就能熬过去，从来不会轻易垮掉。

每年开春，山里的寒气还没完全散
净，早晚的风依旧带着凉意，乡亲们就开
始忙活莜麦的播种了。天刚蒙蒙亮，就扛
着犁、牵着牛，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步
步走到地里。老牛慢悠悠地迈着步，犁铧
翻起冻了一冬的黄土，泥土的腥气混着山
风的清爽，飘在空气里，那是春天最实在、
最亲切的味道。撒莜麦种子的时候，大家
都格外仔细，一把种子轻轻撒下去，就等于
撒下了一整年的盼头。没有花哨的仪式，
只有双手对土地的虔诚，对收成的期许。
那时候的田地里，刚冒头的莜麦苗细细小
小的，嫩绿色贴着黄土地，不起眼，却透着
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就像山里的娃，看着
瘦弱，却能在风里雨里，一点点长壮实。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前走，太阳一
天天晒着，山雨时不时润着，莜麦也跟着
一天天拔节、长叶，从贴地的小苗，慢慢
长到齐腰高。叶子变得宽厚，麦秆变得
挺拔，漫山遍野的浅绿，渐渐变成了浓郁
的深绿，把光秃秃的山梁，装点得生机勃
勃。等到暑气慢慢漫过南山，早晚的风
少了几分凉意，莜麦就到了开花的时节。

莜麦花开得格外低调，不声不响，
不张扬不炫耀，不像荞麦花那样，开得
热热闹闹，引得人争相观赏。它就悄悄
在麦穗顶端，绽开细碎的小花，一朵朵
小碎花，白里透着点浅绿，一簇簇挤在
一 起 ，不 凑 近 了 仔 细 看 ，都 察 觉 不 到
它。可若是站在山梁上远眺，漫山遍野
的莜麦，绿浪滚滚，点点白花缀在其中，
高低起伏的山坡地顺着山势蜿蜒，一直
延伸到山脚下，远处是连绵的群山轮廓，
云雾淡淡绕着山头，山脚下的村子里，炊
烟慢悠悠地飘着，鸡鸣、狗吠、母亲倚门
呼儿唤女声，隐隐约约传过来，整个南山
都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过麦浪的沙沙
声，温柔得像母亲的低语，太阳静静地直
射下来，让人心里格外平和。

小时候，每到莜麦开花的时节，我
总爱跟着我爹往地里跑。我爹是地道
的山里人，一辈子守着南山的土地，对
每一块田、每一株莜麦，都有着很深的
感情。他会佝偻着身子，在地里慢慢锄
草、松土，汗水顺着额头、脸颊往下淌，
滴在脚下的泥土里，也滴在身旁的莜麦
秆上。他从不嫌累，干一会儿，就直起
腰，抬手抹一把汗，看着满坡的莜麦，嘴
角就会不自觉地扬起笑，那笑容里，没
有太多言语，就是对收成的期盼，对土
地的笃信，对日子的满足。

我就蹲在麦垄边，安安静静地玩，
看小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忙着采
蜜，听蚂蚱在麦叶下蹦跳，发出细碎的声
响。伸手轻轻碰一碰那些细碎的小花，
花瓣软软的，蹭着指尖，痒痒的，舒服极
了。有时候跑累了，就躺在用石头垒起
的城堡里，闻着四周浓郁的草香，看着天
上的白云慢慢飘，听着风吹麦浪的声音，
觉得日子过得慢极了，也安稳极了。那
时候不懂什么是乡愁，只觉得南山的风、
南山的土、南山的莜麦花，就是全世界最
安心的模样，是童年最温暖的港湾。

莜麦对于南山人来说，从来都不只
是一种庄稼，更是过日子的根本，是维
系一家人温饱的依靠。在以前，山里的
日子不富裕，没有太多精细的粮食，莜

面就是家家户户的主食，顶饿、管饱，是
最实在的吃食。老话说“三十里莜面二
十里糕”，意思是吃了莜面力气足，走三
十里山路都不觉得饿，山里人上山砍
柴、下地干活，全靠这莜面撑着力气。
可以说，是莜麦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南山
儿女，陪着我们熬过了艰难的岁月，撑
起了一个个平凡的家庭。

南山的女人，个个都是做莜面的好
手，这手艺不是什么高深的技艺，却是一
辈辈传下来的，母亲教女儿，婆婆教儿媳，
代代相传，成了南山独有的烟火气。做莜
面讲究“三熟”，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
一样都不能少：首先麦粒要先在锅里炒
熟，磨出来的面才香；然后和面必须用滚
烫的开水烫面，揉出来的面团才筋道；最
后蒸的时候要用大火蒸熟，口感才爽滑。

清晨起来，灶膛里烧上柴火，锅里
烧上开水，把莜面倒在瓷盆里，开水一
泼，双手攥着拳头，使劲揉面，直到面团
变得光滑筋道，不粘手为止。然后坐在
炕沿上，手里捏一小块面团，指尖翻飞，
一会儿搓成细细长长的莜面鱼鱼，一条
条整齐地摆放在案板上；一会儿在光滑
的石板上推成薄薄的、卷起来的莜面窝
窝，一个个挺立着，模样精致。手法熟练
的婶子、大娘，不用一会儿工夫，就能摆
满一整个蒸笼，看着就让人觉得舒心。

大火蒸上十几分钟，灶台上的热气
呼呼往外冒，掀开锅盖的那一刻，白雾
腾腾，一股浓郁的麦香瞬间飘满整个院
子，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蒸好的莜面，
蘸上自家做的羊肉汤、酸菜卤，或是简单
的盐醋、辣椒，吃一口，筋道爽口，满口都
是纯粹的麦香，朴实又美味。一家人围
在炕桌旁，吃着热乎乎的莜面，聊着家长
里短，说说地里的庄稼，讲讲邻里的趣
事，灶火暖着屋子，饭菜暖着肠胃，心里
更是暖烘烘的。那时没有山珍海味，没
有大鱼大肉，这就是南山人最平常、最幸
福的日子，满是烟火气，满是人情味。

过 去 山 里 的 邻 里 情 分 ，也 像 这 莜
麦，张而不显。山里人朴实，心肠热，谁
家地里的活儿忙不过来，乡亲们都会主
动放下自家的事，过去搭把手，割麦、锄
地、搬运，不说一句辛苦，不计较一点得
失；谁家暂时缺粮，或是遇到难处，端一
碗莜面、送一把麦粒，都是常有的事。
没有客套的寒暄，没有虚伪的应酬，都
是实打实的照应、真心实意的帮忙，就
像这莜麦一样，朴实、真诚，透着山里人
最纯粹、最善良的本性。谁家蒸了新莜

面，也会给邻居家送一碗，尝尝鲜，这份
简简单单的往来，却藏着最深厚的邻里
情，暖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秋风一起，南山的凉意就重了，早晚
的风变得清爽，甚至带着几分寒意，漫山
的莜麦花，也就慢慢谢了。花朵凋零后，
麦穗渐渐变得饱满、金黄，原本浓郁的绿
色，慢慢换成了耀眼的金黄，漫山遍野，
一片丰收的颜色，看着就让人满心欢喜。

这时候，乡亲们又开始了一年中最
忙碌的秋收。天不亮就起床，拿着镰
刀，背着干粮，走进金黄的莜麦田，弯
腰、割麦、捆扎，动作娴熟又麻利。阳光
洒在金黄的麦穗上，洒在乡亲们黝黑的
脸上，汗水浸湿了衣衫，却没人喊累，丰
收的喜悦，盖过了所有的辛劳。割下来
的莜麦，一捆捆码好，运回村边的大场
面，在场面里晾晒、脱粒，再把麦粒炒
熟，磨成雪白的莜面。金黄的麦粒，变
成细腻的莜面，装进瓷缸、木柜里，就是
一整年的口粮，看着满缸的莜面，心里
就有了底，日子就过得安稳、踏实。

后来我慢慢长大，离开家乡，去了
城里生活。城里的街道宽敞，高楼林
立，有各种各样的鲜花，四季常开，艳丽
夺目，可我走在街头，看遍繁花，却再也
没有哪一种花，能像南山的莜麦花那
样，让我时时牵挂，念念不忘。城里的
日子节奏快，忙忙碌碌，脚步不停，偶尔
静下心来，就会想起南山，想起漫山遍
野的莜麦花，想起灶前飘着的莜面香，
想起父母慈祥的笑脸，想起乡亲们朴实
的话语，心里就会变得格外柔软，所有
的疲惫，都在这份思念里慢慢消散。

现在我明白了，这莜麦花，开的不
只是花，是南山的四季轮回，是祖辈的
辛勤劳作，是家乡的烟火气息，是刻在
骨子里、融在血液里的乡愁。它不张
扬，不艳丽，平凡又普通，就像南山的我
的父辈和兄弟姐妹们，一辈子默默无
闻，守着土地，踏实过日子，却有着最坚
韧的品格、最纯粹的心灵。

如今再回到南山，站在熟悉的山梁
上，看着漫山遍野的莜麦花，风还是小时
候的风，温柔清爽；花还是小时候的花，素
净淡雅；山还是那座山，连绵厚重。脚下的
黄土，依旧踏实；身边的乡亲，依旧朴实。一
切都还是记忆里的模样。心里忽然明白，
不管走多远，不管过多久，不管历过多少
繁华，南山的莜麦花开，永远是我心里最
温暖的牵挂，这朴实的乡土情，这平淡的
人间味，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

莜麦花开了一年又一年，南山的风
吹了一辈又一辈，那淡淡的麦香，那浓
浓的乡情，就像这连绵不绝的南山，永
远都在，永远都暖。它陪着南山人从春
到秋，从年少到苍老，藏着岁月的故事，
裹着人间的温情，在时光里静静流淌，
岁岁年年，永不褪色。

我是 1974 年 2 月在大同矿务局雁
崖矿参加工作的，同年 6 月调到矿宣传
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温明忠当时是
矿机电科铆工组的一名铆焊工。就是
这名普普通通的铆焊工为雁崖矿实现
采煤机械化立下了汗马功劳，连续多年
被评为出席矿、局的劳动模范。

雁崖矿在实现采煤机械化的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采煤滚筒截齿
掉牙问题。那是 1973 年底，雁崖矿首
先 在 采 煤 三 区 九 队 安 装 上 马 了 80 型
国产采煤机组，改变了过去打眼放炮、
手工大铁锹铲煤的落后生产方式，工
人 们 拍 手 叫 好 。 但 是，很快出现了采
煤机滚筒截齿掉牙问题，一个班下来
采不了多少煤，滚筒的截齿要掉几十
个牙，就像人掉牙一样，没牙就啃不下
东西，致使采煤九队连续 3 个月完不成
任务。

针对这个挡手难题，温明忠连续下
井跟班观察，他发现截齿掉牙的主要原
因一是大同煤的硬度高，并有夹层煤矸
石；二是采煤机滚筒截齿长，而且角度
太大。找到原因后，温明忠将采煤机滚
筒的截齿全部重新设计，重新焊接。从
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雁崖
矿在实现采煤机械化的过程中，新进的
采煤机滚筒截齿都由温明忠亲自重新
焊接，人们称之为“温氏焊法”。

温明忠中等个头，外表普通，但脑

子非常灵活，而且勤于钻研。他在矿山
小改小革上百项，采煤机滚筒截齿革新
在全国煤炭系统都出了名。1978 年 8
月的一天，雁崖矿接到局里转来煤炭部
的一个公函，内容是火速派人前往辽宁
省抚顺矿务局清河门煤矿，帮助解决采
煤机滚筒截齿掉牙问题。温明忠接到
任务后一刻也不敢耽误，连夜坐火车赶
到了目的地。清河门煤矿的领导首先
向他介绍了采煤机的使用情况及出现
的问题。原来这个矿引进了一台英国
综合采煤机，开始用上还可以，搬到 802
工作面后，遇到了断层、夹石，出现了机
组割不动、掉牙多的现象。一个班最多
能在 100 米长的工作面割一刀，但采煤
机滚筒截齿掉牙高达 80 多个，大部分截
齿都掉了，无法采煤。

温明忠听完矿领导介绍后，已是下
午五点半了，他要求马上到井下现场观
察，矿领导说，“你刚到，又坐了一夜多
的硬座火车，吃完晚饭休息一夜，明天
再说吧。”可温明忠哪能吃得下睡得着
呢，这可是煤炭部的委托，他坚持要马
上下井。在井下，他细心地观察整个工

作面和地质结构情况，又亲自驾驶机
组，果然采煤机截齿滚筒没转两圈就掉
了两个牙。毛病在哪里呢？温明忠仔
细地查看着、思考着，终于发现机组割
不动的原因主要在于采煤机的滚筒角
度不适应、端盘阻力大、截齿太长、旋
叶太重。上井后，已是晚上九点多了，
温师傅把自己的看法一一向矿领导和
有关人员提了出来。大多数人听了以
后认为很有道理，但也有人持怀疑态
度，认为道理再好，实践不了，也是白放
空炮。

温明忠汇报完后简单吃了几口饭，
连夜画出了改革滚筒的图纸，他把翘头
式牙座改为埋头式牙座，把偏截齿换为
镐 型 截 齿 ，把 牙 座 角 度 缩 小 为 0 到 34
度，把旋叶 40 毫米厚的钢板改为 34 毫
米厚，把平状端盘改为锅底形端盘。第

二天图纸拿到了这个矿的机分厂铆工
组，改革滚筒的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
两夜的紧张奋战，采煤机组滚筒终于改
革成功了，彻底解决了困扰这个矿的一
个老大难问题。矿上的干部工人无不
为之高兴，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温师傅
的能耐真不小！”

1978 年 8 月 14 日 下 午 ，清 河 门 煤
矿在大礼堂专门召开了一场庆功会，
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会上，矿领导把
一面写有“千里来矿破难关，研制滚筒
高精尖”的锦旗授予温明忠。当年我
采访温明忠时见到了这面锦旗，深深
地为雁崖矿有这样的好专家感到自豪
和骄傲！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
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
院邮箱：pcsy22@163.com）

镜中那张脸，是什么时候被岁月揉
出这许多褶皱的呢？像摊开一方用了
六十年的锦缎，经纬间尽是洗不掉的
印记。指尖抚过眼角，那里藏着儿子
第一次远行时我望穿的晨雾；摩挲鬓
边银霜，每一根都曾沾过母亲病榻前
汤药升腾的热气。嗨，时光这个吝啬的
账房先生，竟连一厘一秒的赊欠都不
允，只顾执着地向前奔流，把我的青丝
兑成了白雪。

可若仔细辨认，这锦缎上的每道纹
路都在说话。那道横在额间的，是十岁
那年偷摘桑葚从树上摔下留存的印迹；
斜入眉梢的，分明是初为人父时夜不能
寐绘出的水墨。还有唇边深深的两道
——左边盛着爱子远行打拼，送行时我
强咽的不舍泪水，右边却贮满老友重逢
时泼洒的笑语。它们不是衰颓的标记，
是生命用力活过的签章，每一次悲欣交
集都在这面颊上刻下了印痕。

我忽然想起更久远的纹理。母亲
的后颈也有这般沟壑，夏夜她摇着蒲
扇，那些皱纹便在月光下，泛起温柔的
涟漪，我总疑心里面游着会发光的蝌
蚪。父亲掌心的裂纹，则粗粝如松树
皮，挖煤时被汗水浸泡得发白，却能稳
稳托起我整个童年。如今轮到我的躯
体成为时光的记事本，这何尝不是一种
庄严的传承？

窗台上，那盆茉莉开了又谢。忽然
懂得，花开花谢原不是辜负，潮起潮落
也不是背叛。就像我激越的青春并未
消失，只是沉淀为血液里沉稳的节拍；
中年的重负没有白驮，早已结晶成脊梁
中温润的玉髓。那些挑灯苦读的夜、事

业爬坡的汗、养育儿子的呕心沥血、侍
奉双亲的晨昏颠倒……所有当时觉得
快要压垮我的，如今都成了锦缎上最厚
实的绣样。

于是对镜中人笑了。
何必追问时光为何不肯停留？它

慷慨赐予的六十多载的丰盈，已足够我
用余生反刍。那些皱纹恰似年轮，银发
宛若月光浸染的荻花——这是生命在
秋风里成熟的姿态。

且调慢生活的指针吧。
沏一壶陈年普洱，看茶叶在沸水中

徐徐舒展，宛若往事，在记忆里重新鲜
活。研墨写几行歪斜的隶书，不在乎章
法，只享受墨香渗入纸纤维的静谧。午
后小寐，任阳光在眼皮上跳格子，恍惚
又回到儿时口泉旧居那温暖的炕头。

季节的盛宴正次第开启。
我要牵着春风的手，去看山樱如何

在一夜间炸破寒冬的封印；要顶着盛
夏的蝉鸣，去听荷花破水而出的清响；
要踩着厚厚的落叶，走进油画般的深
秋；最后裹着雪花归来，让炉火在皱纹
里跳起橘色的舞蹈。这酸甜苦辣的人
间烟火，春夏秋冬的浪漫悠长，我要一
厘一寸地品尝，直到夕阳也醉成腮边一
抹酡红。

锦缎会继续铺展，皱纹还将蔓延。
但那又何妨？我已在每道沟壑里种下
星光，在每茎白发上系好风铃。当时光
的河流最终入海，我这匹用艰辛、真诚、
悲欢、喜乐、自信、忧伤、荣光、收获织就
的锦缎，将在记忆的博物馆里，泛起宁
静的、月白色的光泽——那是一个平凡
灵魂认真活过的全部证据。

三载的沉默
只为了
第一朵花蕾的绽放
攥成拳头的根须
在贫瘠的泥土
石岩的缝隙
砸出了
与阳光衔接的力量

茎秆如此瘦弱
几乎扛不起几片
纤细的叶脉
任何一场风雨
对你来说
都是一次生命的渡劫

没有树木高大
不与百花争芳
这荒野的百合啊
只记得
把所有的年轮
鲜活成
一枚枚盛开的花朵

时光的锦缎
山泉

主歌

春光明媚祥云裁
雁阵凌云天际来
登上长城守口堡
万亩杏花次第开
塞北阳高披锦彩
春风漫卷入襟怀
正是赏花好时节
大美阳高等你来

塞北阳高风光在
古意新颜入画来
左手牵来长城韵
右手拂开杏花海
巨龙盘岭山河阔
通途直抵农家宅

向阳而生风正好
自驾畅游趁春怀
大美阳高等你来

副歌

杏花香 杏花白
花引蜂蝶踏春来
古堡依墙临碧水
红灯高挂映亭台
年年杏花添盛事
游人如织笑盈腮
邀你共赏千重雪
品尝烟火戏一台
高铁纵横通四海
风光无限任君来
正是旅游好时节
大美阳高等你来

山丹花
左世海

树
影
湖
光

胡
日
英
摄

大美阳高等你来 (歌词)

牛俊林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我越来越不
喜欢出门了。父亲每次看到我“微信
运动”里的步数只有三位数，就发愁。

知女莫如父，父亲知道，想要让我
出门，以美食相诱最为奏效。

每每有好吃的，父亲就会打电话
给 我 ，让 我 回 家 去 连 吃 带 拿 。 可 是 ，
好 吃 的 哪 有 那 么 易 得 ？ 父 亲 便 开 始
种 菜 、种 地 瓜 、种 玉 米 、种 那 些 我 念
叨 过 的 有 助 减 肥 或 有 美 容 养 颜 功 效
的 农 作 物 。 丰 收 季 ，我 被 视 频 里 的
满 园 葱 绿 吸 引 ，每 次 都 运 回 满 满 一
后备厢。

今天早上，我刚起床，父亲就打来
电话，说他一早去菜市场买了一大桶
小龙虾，还兴奋地对我说：“我最近在
抖音上学了好多种小龙虾的做法，有
蒜蓉的、香辣的、油焖的、清蒸的，还有
你最喜欢的捞汁小龙虾。我每样都给
你做一份，你中午回来吃。”

一道道美味在父亲的描绘中浮现
在眼前，我开始咽口水了。可是，我还
是懒洋洋地不想动。父亲怕我又找出

“不回家”的借口，描绘完就匆匆挂断
电话。

姜是老的辣，父亲为了让我不整
天宅在家中，开始和我“斗智斗勇”了。

上午八点，父亲发了一个将一大
桶小龙虾“喜涮涮”的抖音。

上午十一点，父亲发了一个洗切
生姜、大蒜、紫苏叶等调味品的抖音。

小龙虾做起来费时费力，仅仅生姜大
蒜就要各切一小盆。我肯定不能辜负
父亲的辛劳，给父亲的抖音大大点了
一个赞。

回到家时，父亲已将小龙虾做好，
满屋都是小龙虾的香味。看着桌上一
盆盆红彤彤的小龙虾，我肚子里的馋
虫瞬间被勾出来，来不及洗手，抓起一
只，剥开壳、抽去虾线，将那雪白的虾
肉 一 口 咬 住 ，发 出 满 足 的 一 声 喟 叹 ：

“人间美味。”
父亲递给我一双一次性手套，乐

呵呵地说：“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馋
起来没个正形。”

作为一名“吃货”，我吃小龙虾的
速度可是“千锤百炼”过的，一盆小龙
虾很快被我吃去一大半，父亲看我吃
得满嘴都是油，一边帮我剥虾，一边好
笑地说：“慢着点，没人和你抢。”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每次听到，
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开心。什么
是 幸 福 ？ 幸 福 就 是 有 人 时 时 将 你 牵
挂，刻刻将你放在心头。幸福就是当
有一天你也老了，还能吃到父母亲手
为你做的饭菜。幸福就是你懒了，会
得到一句“小懒猫”；你馋了，会得到一
句“小馋猫”。在父母心里，你就是你，
独一无二的你，与优秀无关，与疼爱有
关；只要你平安喜乐，他们的所有付出
与等待便都值得；只要你平安喜乐，他
们的世界便是晴天。

美食里的父爱
熊燕

波摇云影入文瀛，
十里荷香杨柳更。
几处沙鸥争浅渚，
谁家童子笑新晴。
西京御水何时起，
北魏烟波此际生。
莫说蓬莱仙境远，
千年梦幻眼前呈。

环萦紫气尚依然，
满目云浮镜水边。
草树婆娑栖野雀，
湖光潋滟荡轻烟。
不知身在清幽处，
但觉风摇曲径前。
试问文瀛多少梦，
神姿更胜画图妍。

文瀛湖夏日二则
张谟


